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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早期的原子光谱分析学习———培训班点滴回忆

黄本立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育部谱学分析与仪器重点实验室，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新中国建立之前，我国已有一些科学家从事过原子光谱分析的教学、研究、和应用的工作［１］；但是它作为一种元素分析
方法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以及在理论、方法、仪器装置等方面的迅速发展，当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始［２－４］。这一方面是由于国
家建设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与国家引进大量“苏新国家”的光谱仪器，不少重要的（特别是前苏联援建的）厂矿都设有光谱分析
实验室有关。为了要解决有关厂矿迫切需要的光谱分析技术人员的培训问题，一些训练班便应运而生。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期刊孟广政先生邀我将我国早期在这方面的情况回忆一下，写点东西记录下来，以飨读者。本文就
是根据我所记得的事情，以及我所能收集到的资料，和有关人士的回忆，拉拉杂杂写成。内容主要是在原子光谱分析方面。由
于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知情同行不吝赐教、补充！

我国解放前的光谱分析

　　饶毓泰、叶企孙、郑华炽、赵广增、吴学周等都是我国早期从事光谱研究和（或）教学的先驱。抗日战争前，饶毓泰积极购
置和安装大型光谱仪器（色散较大的Ｓｔｅｉｎｈｅｉｌ型摄谱仪以及分辨率高达１８００００的８米凹面光栅）［１］，８米光栅光谱仪是据我所
知的我国最大型的光谱仪。新中国成立以前，真正从事过光谱分析（原子发射）的人屈指可数，计有葛庭燧（金属学家，二战期
间在美国参与 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计划工作时使用过该法；１９５０年我还在北京拜访过刚回国的他，请教有关光谱分析的问题，还承蒙
他借给我一本他在美国阅读过的、里面不少页边有他手写的批语甚至打×的英文专著），江安才（二战时在美国某钢厂），和张
定钊（见后）等。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我国在１９４９以前，重工业、地质勘探等产业基础薄弱，环保、食品安全、等等尚
未得到重视，光谱分析无用武之地。

第一机械工业部光谱训练班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一机部曾请前苏联派光谱分析专家来华办训练班，当时长春应化所派时任原子光谱组副组长吴钦义先
生（１９２２—２００８）参加。他原意是去参加学习的，到那里一看才知道这个班是培训具体做分析的，学员不少是中学生或中专生。

１９４６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吴钦义就成了前苏联光谱分析专家的得力“助教”，他甚至还和当时在训练班当俄语翻
译的方宗远合译了普罗阔菲也夫编著的《金属与合金的光谱定量分析》下册（方法篇）［５］。这本中译本在当时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中文资料匮乏的情况下，起了在这个领域内的启蒙课本的作用。
方吴译校一事，真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方精通俄语，吴光谱物理根底深厚。这使我想起了清末民初的“翻译家”林纾（琴

南）。光绪举人林纾不懂外语，但对西洋文学感兴趣；于是借助他人口译，以古文“翻译”欧美小说如《巴黎茶花女遗事》（Ｔｒａｖｉ－
ａｔａ）、《撒克逊劫后英雄略》（Ｉｖａｎｈｏｅ）等百余种，译文优美流畅，颇受欢迎。胡适、鲁迅、郑振铎等对之均有关注。题外之语，
就此“打住”。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光谱学习会

　　前述一机部举办的培训班是我国第一个光谱分析培训班。参与其中的吴钦义有感于当时国内光谱分析推广、研发和人员
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尚欠缺针对较高层次的科、教、技人员的培养，便大胆地提出要搞一个“高级”学习会，邀集国内高校、科
研单位、产业部门内对此感兴趣的人员参加，一起“学习”光谱分析（当时实际上就是指原子发射光谱分析）的原理、仪器装置、
技术和方法。这个倡议得到应化所所长、分子光谱学家吴学周先生的认可和大力支持。当时（１９５４）我们应化所光谱组的“老
本”是做了三四年的多种样品的光谱定性、定量分析，张定钊有较丰富的矿石地质样品分析经验（例如见“张定钊１９３４年用分
光分析法鉴定赣南钨、锡、铋、钼等矿中含有铀元素”［６］）；还有就是吴钦义、顾国英（到抚钢），卢云锦（到鞍钢）和本文作者
（到辽宁某厂、长春某厂）等具有下厂推广、协助建立光谱分析实验室的经验。除张定钊先生是研究员外，其他均无高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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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面子不厚，底子较薄。因此我觉得当时名之曰“学习会”，取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之意，是较为恰当的。

图１　长春应化所有关领导及工作人员和光谱分析学习会参加人员合影（１９５４）

图２　光谱分析学习会青年团活动（１９５４年长春市人民广场苏军纪念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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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吴钦义在讲课

图４　测微光度计实验课
前面一台是前苏联的 МФ－２型，后面两台是前民德Ｃａｒｌ　Ｚｅｉｓｓ　Ｊｅｎａ的二战后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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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们兴奋的是，参加学习会的人数竟有六十余人（图１）。我现在还记得其中有来自高等院校的程傅、高小霞、郓婉（？）、
冯传海、查全性、唐光海、庞文琴、寿曼丽等老师，他们主要是准备要开有关课程的；来自工业部门的有陈学印、陶汝霖、许
国敷，地质部门有郭小伟、张士通，科研部门（包括中科院所属）有曹思启、郑德清、张佩环等。

　　当时我们分工合作编写了三大本油印材料（讲义），我负责编写照相（感光）材料测光部分。当时光谱分析用的绝大多数是
摄谱仪（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ｐｈ），定量分析是通过测量感光板记录下来的光谱中分析元素和内标元素的谱线的“黑度”（即光密度ｏｐｔｉｃ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利用感光板的乳剂特性曲线（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找到该对谱线的强度比、再通过工作曲线（定标曲线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来求得分析元素的含量的。为了要简化这些手续，德国人先后提出了用谱线的“黑度差”ΔＳ，黑度换值差ΔＷ 或ΔＰ，来
代替强度比。像这些复杂的手续，对当时一般的分析化学家来说是会比较陌生的。因此在我们在讲义中除了详述照相测光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ｙ）的原理外，还对如何在摄谱仪上如何进行定量分析做了充分交待，包括感光板的暗室处理。遗憾的
是，经过半个世纪的岁月，又经过几度搬迁，我手头上已经没有这三部材料了。
学习会除了“理论课”外，非常重视实验课。当时位于长春的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非常支持我们，借了好些光谱

仪器给我们做实验。该校也派了几位老师来参加学习会。
这次学习会为期４（？）个月，可以说是比较长的，有些有教学任务的老师不可能坚持到底；不过大多数的参与者还是“坚持

到最后一分钟”的。
我觉得这个学习会的参与者就好比是我国光谱分析事业的火种，对其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太原重型机械厂陶汝霖

先生后来笑称“我们是光谱分析的‘黄埔一期’。”

图５　１９５４年光谱组获长春应化所先进小组称号
中为组长张定钊博士研究员，右２为副组长吴钦义

据我所知已仙逝的有：前排左３何泽人，左５麦振夏，左６吴钦义；后排左２刘宝善，左３沈联芳。

怀念你们，安息吧，伙计们！

中国科学院光谱物理训练班（１９６０—１９６３）

　　这可能是国内“培训”时间最长的“训练班”，全称大概是“中国科学院物理训练班光谱专业”。学员们最终拿到了大学文
凭。建立这个物理训练班的背景是１９６０年苏联单方面决定全部撤离在华专家，我国急需培养理科人才。按高教部文件，一些
工科学校要抽调部分学生由改学理科。中科院相应办了一个物理训练班系列，下分好几个专业，如电子学物理、高分子物理、
光谱物理等等。当时长春应化所就承办了光谱物理训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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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光谱物理班全体学生和老师合影（１９６２．６．６）
第二排（坐）为老师及干部，左８穿浅色上衣者为应化所所长、中科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吴学周先生

图７　光谱物理班原子光谱专业毕业生和老师合影（１９６３．７．１５）
头排（坐）为老师、工作人员及班干部。中坐长者为张定钊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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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谱班下面又分四个专业：原子光谱、分子光谱、核磁共振、Ｘ射线－衍射。当时的学生从全国六所工科院校抽调来的，据
说当时上海有关学校还要学生表决心，坚决服从祖国的需要……学生多是读完大二，在光谱班继续学习三年（１９６０年１１月—

１９６３年７月），最后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实验、编写和答辩，达到相当于综合性大学五年制物理系光谱专业的毕业水平。也有参
加光谱班前只读完大一的部分同学拿的是四年制大学文凭。毕业文凭，经教育部批准，由长春化学学院颁发。
光谱班的学生毕业后主要分配到中科院所属各有关研究所，后来不少都成了科研骨干；也有分配到国内其他部门所属单

位，也多成为骨干或领导。

其他稍晚的训练班

　　“北京钢铁学院等单位于１９７７年举办的第一届和１９７９年举办的第二届光电直读光谱分析训练班，军工部门举办的光谱
分析、看谱镜训练班等。”［４］具体情况不详。

结　语

　　纵观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分析测试技术。有人说“分析化学”（或“分析科学”）是眼睛，这话不无道理。澳大利亚
皇家化学会 （ＲＡＣＩ）的会徽就是一个异化的烧瓶中有一只眼睛（图８），２００４年在香港召开的第七届亚洲分析科学会议的会徽
也是一只眼睛（图９）。光谱分析是分析化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一只眼睛。有人会说现在都是“－ｏｍｉｃｓ”时代了，讲
的起码是分子，更不用说生物大分子和细胞、组织了；你还在讲原子、讲原子光谱分析；是不是“ｏｕｔ”了！？不错，老朽现在已
过“米寿”，不“ｏｕｔ”才怪！不过原子光谱分析（ａｔｏｍ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ｒ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ｔｏｍ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与此一点关系都
没有。后者虽早已年过百岁，但肯定没有过时，也不会出局；而且它现在还涵括可以测定单个或多个元素含量的光学光谱、Ｘ－
射线荧光谱和元素质谱。大家都知道，在生命科学中，金属组学（ｍｅｔａｌｌｏｍｉｃｓ）就是研究金属、非金属和微量元素的作用的学
科，而原子光谱分析（也有人称之为原子谱学分析）与其他技术联用则是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工具。另外，原子光谱分析在其
他许多领域（包括航天）中至今都是很重要的检测技术。写这篇东西，一方面是试图记下这段历史，另一方面也是给大家提个
醒：原子光谱（谱学）分析没有过时，犹如比它老得好多的我们的筷子，至今还在很好地为我们服务一样；但它又和筷子不一
样，它还在不断发展！

　　　　　　　　　　图８　ＲＡＣＩ会徽　　　　　　　　　　　　　　　　图９　第七届亚洲分析科学会议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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